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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全长诗《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汉文版，海
日寒译）近期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长诗蒙古文版2015年
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西里尔文版2018年在蒙古
国出版发行，获得中国和蒙古国读者的好评。2016年4月，
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光与时间的故事——大型散文诗《飞鸟
集》多维度阐释高端论坛”，蒙古族老中青三代作家、评论家
百余人参加会议，提出诸多观点。

学者们认为，该长诗是蒙古族诗歌史上颇具特色的鸿
篇巨制，从内容的广度到思想的深度，从时间的跨度到空间
的广度、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到语言表现的丰富性，均达到
了较高的境界。长诗积极吸纳古今中外文学养分，构建了既
有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浪漫主义光芒的诗性空间。同时，长诗
多处自如运用世界性元素，如世界性意象、典故、原型、神
话，丰富了诗歌内涵。

长诗汉文版出版发行之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选择
另一种视角对该长诗进行重新解读。长诗在开篇题记中写
道：“这是一段关于前缘、今生和来世的故事……这是一段
关于公主与十户长，绝色佳人与浪漫诗人，绿雀儿与白雀儿
的故事……”这一交代预示着长诗的结构、时空以及意象的
叠加、重合、变体等特征。也就是说，贯穿整部长诗的“我”和

“你”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十户长（勇士）与美丽公主、浪漫诗
人与绝色佳人、白雀儿与绿雀儿，三种组合形象对应于前世、
今生和来世，在不同场景中进行自由穿梭，关联起上下诗行。

今生场景：浪漫诗人与绝色佳人

三时，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抑或前世、今生和来世，是
该长诗的时间结构。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是今生场景中的
主角，是长诗中频繁出现的“我”和“你”的显现躯体，其生活
场景为今生——现实世界。长诗中写道：“月光如纱，将校
园、屋舍、图书馆、操场统统笼罩，夜晚静谧如水，我送了你
一首诗之后就附身白雀儿向未来劫和来世飞去。”（第73
首）“在大学的毕业季，非同寻常的黄昏，将急就的一首诗歌
留给你后，我就飞向星空，没入宇宙的尽头。”（第106首）校
园、屋舍、操场、北方的黄昏、诗歌、毕业季等充满现实感的
意象和场景，给人带来温馨的回忆，并让人相信长诗中的

“我”和“你”的对话就发生在真实的大学校园，从中也捕捉
到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的校园生活细节，如谈论诗歌与爱
情。这些来自于现实世界中的细节和信息增强了长诗的现
实感和亲近感，让人感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在时空构建方面，诗人采取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渗
透、叠加、重合的策略，构建多维时空世界，让长诗主人公

“我”和“你”自由穿梭与变体。如：“想对你讲述寻找长生之
水的英雄故事，我从遥远的星际闪掣飞来。”该段落中时间
并非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单一线性方式出现，而是以相互
渗透与叠加的跳跃性方式出现，寓意了生命体的复杂性。长
诗中反复强调“我是旅人，先锋部队的十户长，我是史诗艺
人，远去的最后的浪漫诗人”，就是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时空
和生命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意义。与此呼应，长诗中也反复
强调“你”的不同身份，比如，“将人世间最永恒的美集于一
身的心爱的公主啊，我的美少女，我的绿雀儿”等等。在整部
作品中“我”的三种显现形式（十户长、浪漫诗人和白雀儿）
和“你”的三种显现形式（美丽公主、绝色佳人和绿雀儿）不
断重叠，不断融合，重逢、离散，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美感体
验。在长诗中作者设计和讲述浪漫诗人与绝色佳人的对话
和故事的同时，穿插讲述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白雀儿与绿雀
儿的对话和故事，让长诗多维度结构保持开放状态。

在长诗中诗人反复强调现实世界中“我”的显现身份，
那就是最后的浪漫诗人；“你”的显现身份为美丽姑娘，而且
是绝色佳人。在物欲横流、冲突频繁、烟火缭绕的人间生活
中显得格外唯美和崇高，或许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就是诗
人的理想和信念，“我”和“你”代表了不可侵犯的人间真善
美，是至纯至美的化身。

诗人一边强调浪漫诗人的身份，回忆青春时光和远去
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无限度地表白对“你”的爱恋和恩
宠。那么作品中的“你”到底象征着什么？或许没有准确答
案，每位读者可以自行建构。“你”或许是生活中的普通女
人，也可以是诗人生活的整个世界。长诗中的“你”是开放型
符号，可以容纳整个世界。所以，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包含
着梦境与现实、虚拟与真实、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神话等诸
多元素。诗歌语言所散发的味道，更增强了浪漫的特征，使
读者引入一种似真似幻的世界。

前世场景：十户长与美丽公主

长诗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相互重
叠，构成多维空间。在开放的多维空间中频繁出现的十户长
和美丽公主是“我”和“你”前世的显现躯体。作者主要以亚
历山大大帝率领十万勇士穿越沼泽原野、恐怖戈壁、金色沙
漠，向着暗界进军的故事为场景，设计了十户长与美丽公主
的对话和故事。长诗以零散化的传说故事展开了十户长与
美丽公主的对话。寻找长生之水的故事不是长诗要表达的
目标，而是通过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表现他们的精神
世界和情感世界。“你是大海的女儿，无法翻越的追寻，你是
皇帝的公主，无法忽略的伤怀。”（第89首）虽然十户长与美
丽公主的对话零散且模糊，但通读整部作品后可以感受到
有头有尾的故事轮廓，比如宇宙的起源、物种的产生、人类
的出现、欲望的盛行、国家的诞生、战争的蔓延等等。这些均
通过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展开，并服务于人物形象的
塑造。长诗中“我”是讲述者，“你”是受听者，“我”与“你”构
成二元对立结构，代表了天与地、阳与阴、男人与女人、理性
与感性、思想与情感等世间万物。“你是细雨，从细雨中结晶
的大海之魂，你是霓虹，从霓虹中飘出的无形世界。”（第
109首）这些诗句充满着梦幻与飘逸的色彩。

在长诗中的故事讲述者十户长形象具体而清晰，而故
事受听者美丽公主形象飘逸、灵动。长诗通过十户长与美丽
公主的对话讲述了浪漫的爱情故事，也讲述了人类社会秩
序初步形成时期的情景，比如构建秩序的三大宝物——玉
玺、宝剑和长生之水。玉玺代表着权力，宝剑代表着武力，长
生之水代表着生命。长诗是这样描述的：“我”的前世十户
长，跟随亚历山大大帝十万大军踏上寻找长生之水的艰难

征程。十户长作为大军前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过千难
万苦，最后在暗劫深处找到长生之水。大军获得长生之水
后，英雄豪杰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辩论。最后，亚历山
大大帝偷饮了一滴长生之水，承受欺骗十万士兵和人民的
罪孽，陷入了永恒的孤独。长诗通过讲述亚历山大大帝寻找
长生之水、宝剑和玉玺的故事，展示了生命、社会和宇宙的
深层结构。

长诗中也讲述了生命、社会和宇宙秩序的对立面或破
坏者，那就是“欲望”。代表权力的玉玺、代表武力的宝剑和
代表生命的长生之水能够重建秩序，而人类的欲望会破坏
原有秩序，让世间万物推向“构建—破坏—重建”的循环系
统。长诗中写道：“在远古的特洛伊市民之中，有人贪恋动物
和植物，误食了从地里长出的白色奇花，因而身上的神光顿
时消失。”从中可以看出，“白色奇花”是罪孽之花，具有引诱
欲望的功能。欲望吞没了人的神性，从此人类陷入贪婪、掠
夺、占有、征战的泥潭。

来世场景：白雀儿与绿雀儿

长诗中的白雀儿和绿雀儿是主人公“我”和“你”来世的
显现躯体，渗透着诗人的浪漫想象力。诗人在长诗中创造了

“苦而暗，烈而悲，近而远，刹那而永恒，地上而天上，人间而
彼岸”的多位世界。“过去劫的黄昏、蒿草、夕阳和飞虫就是
向我飞来的群鸟，而你是衔接我前世与来生的绿雀儿。”（第
64首）诗人把对来世的想象浓缩在白雀儿和绿雀儿形象之
中。白色代表着阳，绿色代表着阴，白雀儿是“我”来世的形
体，绿雀儿是“你”来世的形体。诗人所建构的三对形象汇聚
在“飞鸟”意象上，也就是说，“飞鸟”意象囊括了“三时（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
逆着星系旋转的方向飞翔就能遇见活在过去，活在过去劫
的你。”（第85首）诗人在长诗中塑造出“共存多维时空模
式”，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穿梭、重合和叠加。这一对世间和
空间的独特理解和想象贯穿在整部长诗，围绕独特的时空
模式作者设计了关于美丽公主与十户长、绝色佳人与浪漫
诗人、绿雀儿和白雀儿的故事，这是长诗的独特三位结构。

长诗开端部分描写了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和国家起源
神话，接着穿插讲述美丽公主与十户长、绝色佳人与浪漫诗
人、绿雀儿和白雀儿的故事，结尾部分交代了生死轮回，毁
灭与重生，暗示了开头即结尾，结尾即开头，以首尾相连方
式讲完“三时”故事。诗人认为“死亡之极为新生，新生之极
为死亡，毁灭之极为创造，创造之极为毁灭，聚合之极为离
散，离散之极为聚合，枯败之极为繁盛，繁盛之极为枯败”，
这是诗人笔下世间万物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这些都呈现出
诗人对时间与空间的独特把握与思考。

长诗的另一种独特之处是韵文体与散文体的互动结
构，也就是说，诗人用韵文体完成了正文内容，用散文体完
成了副文内容，正文与副文、韵文与散文之间自然形成了互
动结构。副文是正文的注解和延伸，正文是副文的阐释和延
伸，正文与副文相互呼应、相互阐释、相互延伸。比如，副文
《诗外札记二·嘎达利王国的传说》中描述了所有人都向往
的一种理想国度，那便是诗人的精神家园或乌托邦世界。

在长诗副文中所描绘的嘎达利王国是风清气爽的家
园，而生活在这个理想国度的子民与大自然产生千丝万缕
的神秘关联，人人都以自然状态生活在美丽国度。按长诗所
描绘的“共存多位时空模式”中幸福之极为苦难、苦难之极
为幸福，安宁之极为灾难、灾难之极为安宁，在副文结尾充
满幸福、安宁和安康的嘎达利王国遇到了灭顶之灾。为了拯
救家园，嘎达利勇士们纷纷出征寻找代表权力的玉玺、代表
武力的宝剑和代表生命的长生之水，人类历史似乎又回到
了原点，世间万物又进入了循环往复的过程。

总之，长诗在结构设计、内容编排、意象组合、典故运
用、语言表达、意义追求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新的探索和超
越，将民族诗歌书写从地方推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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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贡·米吉提著、玉苏甫·艾沙译
的长篇小说《王三街》，以真实人物王三
及其养父王福才为创作原型，通过艺术
再现阿克苏百年商业街——王三街的创
始与发展，立体摹画王三街上有血有肉
的人物群像及跌宕起伏的命运悲欢，全
方位展示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的历史故事。

王三街的发展历程，是新疆各民族
交往交融的历程。小说既是百年老街的
历史传奇，也是民族团结的时代缩影，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情
怀，探求涵养民族团结的根脉与基因，彰
显了作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对于促进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

王三街是阿克苏唯一一个以人名命
名的传统民俗商业街，而这一街名的主
人公王三，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充满传
奇色彩的民族团结故事。这个生动鲜活
的文学素材被作家图尔贡·米吉提深入
挖掘，用维吾尔文的形式呈现出这一充
满人间大爱的故事。作品一经出版即引
起关注，并被列入《放歌天山》主题文学
丛书，入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好写，而有着人
物原型的历史题材小说更不好写，既要
保证故事的史实性和准确性，也要具有
一定的艺术性和创新性。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王三街》的创
作无疑是成功的，作家在小说语言上很
有文学天赋，叙述方式质朴自然，文字洒
脱富有张力，诸多人生哲思蕴含其间，令
人回味绵长。作家运用大量生动的生活
细节，把人物放在具体情境下的文化背
景中，任其在符合历史真实状态下自然
而然地成长，使人物的生存环境、行为心
理，有着清晰丰厚的特
定历史内涵和感性形
态，从而成功再现了自
上世纪初以来跨越半个
多世纪的历史情境，展
现出一幅栩栩如生且真
实可信的艺术画卷。正
是作家精心营造的艺术
真实，以及对当时社会
生活和人物形象的重构
与创造，使得王福才、王
三等艺术形象具有了丰
盈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
染力。

小说是从王三的特
殊身世开始的。王三的
亲生父母是维吾尔族，
家境败落几近一无所
有，因为瘟疫相继染上
重疾，临终时将未满周
岁的儿子托付给邻居王
福才。王福才是来自天
津杨柳青赶大营的汉族商人，自己已经育有两个儿子，但他不负
所托，与妻子把邻居家的儿子视为己出，并按照兄弟排行给其取
名为“王三”。这足说明他们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个儿子，实实在在
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王三拥有与同龄孩
子一样的快乐童年，他上私塾、学古诗、习书法，父母兄弟之爱从
未缺失。在王夫人去世后，王福才带着王三及其两个哥哥要回天
津，当时王三刚满10岁。临行前，王福才把自家的院落、客栈、土
地及全部家当交给邻居库尔班·依那也提看管和打理。王三一家
在天津生活了8年，其间王三从未中断学业，而且坚持学习中医，
后来两位哥哥相继在当地成家，王三与父亲又辗转回到阿克苏。
库尔班·依那也提也将王家的产业原封不动归还，王福才把其自
主扩建的茶馆交给其经营。王三与父亲一起，在自家后院的土地
上创建起了一个巴扎。这也正是“王三街”的缘起。经过苦心经
营，巴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期间虽历经波折与磨难，但都一一
成功化解。辛勤付出最终结出累累硕果，店铺商家逐步增加，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王三街就这样做了起来，并成为各民族之间交
流融合的依托和纽带。

在新疆，汉族抚养少数民族孩子或少数民族抚养汉族孩子的
故事有很多，而王三的故事更有其典型性和影响力。尤为难能可
贵的是，王三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染，有着朴素的爱国情
怀。王三在孩提时代就开始习学古诗文，即使在返回天津的路途
上，父亲也不忘在马车上为他讲授《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
《岳母刺字》等民间故事。王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既有营商头
脑，又深谙中医之道，性格宽厚沉稳，为人诚实守信，乐于扶危济
困。抗日战争期间，他率先为前线将士捐助银圆和药品，并利用
自己的名望，发动阿克苏商户开展募捐活动，全力支援抗日救国
运动。这些情节的捕捉与描述，让小说显得尤为深沉和厚重。

关于王三的爱情故事也是小说的精彩之笔。高大俊朗的王
三不乏追求者，但他不为所动，却打破世俗观念，娶了让自己迷恋
的女人提拉汗。提拉汗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因为不能生育被夫家
抛弃。但王三看中的却是爱情。两人成婚后十分恩爱，因为没有
自己的孩子，他们又抱养了一儿一女。王三给两个孩子都起了汉
族名字，以示不忘养父母的抚育之恩。

王三向来有情有义，他借着出差兰州的机会，冒着战火连天
的风险，前往天津探望自己的两位兄长。可是因为战乱，大哥一
家已移居香港。身为曲艺俱乐部老板的二哥因为拒绝与日本人
合作，被日军残忍杀害。这无疑给了王三很大的震撼，在一定程
度上也激起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小说还讲述了王三与曾任
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林基路的短暂交往，以及林基路对他潜移默
化的影响，这些都为后来王三始终如一的爱国为民情怀打下了扎
实根基。新疆和平解放后，王三身体力行拥护中国共产党，维护
民族团结，主动将自己名下的部分商铺、土地和果园移交给新政
府。一个人能被后人记住绝非偶然，他一定有着自己的过人之
处。王三不图名利，始终把知恩图报、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人生
信条，所以一直以来深受各族群众的爱戴和敬仰。

在新疆，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民族团结都像阳光、空气
和水一样，须臾也离不开。作家笔下的王三街就像一面镜子，是
新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的真实写照。今天的王三街，如同源远
流长、生生不息的塔里木河，已经成为各民族之间相依相守的象
征和缩影，成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文化符号，它记录着新疆各民
族命运与共的过去，也昭示着美好幸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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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三世故事的叠加与循环
——对满全长诗《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的一种解读 □哈斯其木格（蒙古族）

《哈尼卡之眼》是达斡尔族作家昳岚最新创作的一部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哈尼卡
是达斡尔族小女孩喜欢的玩偶，人物的头形由剪纸为之，
身体由纸张围成的圆锥形组成，可以娉婷直立。让人赞叹
不已的是，人物的面孔各有不同，各种巧妙的头饰格外美
丽，将哈尼卡放在一起，恍惚间似乎另有一个世界存在，真
可以说是达斡尔族女孩们的童话。

小说充满了回忆的色彩，我们能感受到时光的流
淌，从一个婴儿开始，到懵懂的蹒跚学步，直到长成一位少
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感受声音，感受友情，感受慈
爱，还有长者的智慧，可以借“我”的眼睛看这一切，和“我”
一起经历独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充满了好奇和童趣。孩
子近神，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孩子的感受更新鲜、更新奇，
因而也就更具有文学的发现性。作家借“我”之眼之心，很
好地把握了儿童的诗性逻辑，带我们走进一个女孩子的内
心世界。

这部书有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民族色彩，避免了同质
化的儿童文学创作，给读者带来一种奇妙的感受，既真实
又陌生，弥漫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就像哈尼卡在孩子们眼
里仿佛像谜一样，有西窗西炕的达斡尔民居、曲棍球、柳蒿
芽、神秘的老人……读这本书时，我们会感到有一个人站
在那里，穿过了岁月风尘，远远地静望着这一切。读者可
能会不禁发问：童年时的“我”，还是当下的我吗？“我”在与
另一个我对话。哈尼卡既是现实的，同时也带有某种象征

意味，实际上，“我”
一直在追问哈尼
卡，这也是对民族
文化的追寻追问。

以儿童为阅读
对象的文学创作，
首先是文学。儿童
文学要提供一种审
美和想象，更要为
这个世界开启一扇
窗。童年是作家终
其一生要回忆追索
的纪念，作家多年
前就曾经写过《童
年里的童话》，可以
说，童年记忆给作
家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张炜在《春天
的阅读》中说，“但

在我的心中，却一直没有成人作家和儿童作家这样清晰的
划分，而只有优秀和不那么优秀的作家”。所以儿童文学
绝不是简单化的幼稚化的代名词，相反，它对作家的心灵
和文学水准要求更高，更需要诗性。作家心中温暖的诗
意、文字中流淌出来的诗性，以及对真实的探求和对真理
的执拗，也是不可缺少的。《哈尼卡之眼》流露出了一个民
族的诗性特质。诗性往往是阴柔的，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让其变得强大。一位成熟的作家必定会思考我们与民族、
地域、时代的关系。我们都生活在时代之中，也生活在地
域之中，时空交错。那么，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
代和地域，它又发生了或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作家总是会与最亲密的故乡发生关联。读这部书，让
人想起一片土地、一个民族、一条河流。如果说，作家莫言
所谓的故乡是“血地”，那么，嫩江之畔的达斡尔乡村即是

“我”的血地所在。除了现实肉身的故乡之外，还存在着另
一个文学中的故乡。无论一个人的故乡在何方，或明晰，
或模糊，都会对故乡有着复杂的感情，深深烙印在自己的
生命里。当故乡变为异乡，当他乡又成故乡，或是在地，
或是远离，我们对大地的依恋是如此之深。那么，文学中
的故乡到底是什么？其实，故乡无处不在，既是狭义的个
人的精神原乡，也应该是宽广的民族的栖居之地。

翻阅这些文字，能感受到深深的故乡情结和浓浓的民
族情愫，也能明显感到一种隐忧。时代对文化和故园的冲
击，从懵懂的童年到少年时代，尤其是移民搬迁之后，民族
的文化和历史会不会就此消退？作家心中始终有一种惋
惜、不舍和怀念。乡村变了，似乎乡愁就失落了，无处安
放，就像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被剥夺了一样，耿耿于怀，
永难忘记。回忆，也是一次重返故乡，由故乡这个名词引
起的疼痛，是因为爱得太深沉。

读昳岚的文字有20余年了，再次查览她的创作，让人
惊讶地发现，多年来，她创作散文集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一
部、长篇小说三部、纪实文学集一部，创作量应该是达斡尔
族作家中比较多的一位。看上去，作家是一位略显柔弱的
美丽女性，这让你很难想到她也是极其刚强且有勇气的。
她不顾家庭和工作阻力，曾孤身入新疆探访族人，甚至辞
掉工作去求学，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学面前，她的勇气倍
增，义无反顾。如今，她还在以笔行走在路上，风采依旧。

如果说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那么，儿童文学也
一定是这样。她的文字既是真诚的，也是诗性的，从中
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心灵的质地，那颗心一直在洁净地熠
熠闪光。

无需指认的童年和故乡
——读昳岚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哈尼卡之眼》 □姚 广


